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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
過
﹁
藝
術
的
終
結
﹂
︵T

h
e

E
nd

of
A
rt

︶
這
項
主
張
嗎
？
它
並

非
是
危
言
聳
聽
的
，
而
是
別
有
它

的
一
番
道
理
。
這
主
張
提
出
於
三

十
年
前
，
並
由
美
國
藝
術
史
學
家

阿
瑟
˙
丹
圖
︵A

rthur
D
anto

︶
加
以
說

明
。丹

圖
對
於
﹁
藝
術
終
結
﹂
這
個
聽
來
令

人
困
惑
和
憂
慮
的
理
解
有
三
，
包
括
廢
除

藝
術
體
制
的
達
達
主
義
式
的
主
張
，
對
藝

術
喪
失
了
審
美
價
值
的
批
評
，
以
及
丹
圖

所
指
的
藝
術
史
的
結
束
。
丹
圖
列
舉
了
西

方
藝
術
現
代
運
動
對
藝
術
形
形
種
種
的
界

定
與
宣
言
，
並
﹁
自
我
界
定
﹂
證
成
他
們

各
自
所
認
定
的
，
藝
術
的
基
本
真
理
與
秩

序
，
直
至
難
以
分
辨
為
藝
術
的
日
常
用
品

般
的
作
品
如
沃
霍
爾
︵A

ndy
W
arhol

︶

的
﹁
布
端
洛
盒
子
﹂︵B

rillo
B
ox

︶
的
出

現
，
這
時
自
我
界
定
期
才
因
技
窮
而
轉
為

向
丹
圖
所
說
的
﹁
後
歷
史
期
﹂。
規
範
性

的
大
敘
述
不
再
被
奉
守
，
促
使
藝
術
史
的
結
束
，

﹁
藝
術
終
結
﹂
的
意
涵
亦
應
運
而
生
。

丹
圖
﹁
藝
術
終
結
﹂
論
有
三
個
重
要
意
涵
，
即

︵
一
︶
藝
術
史
的
結
束
︵
藝
術
不
再
是
一
個
概
念
問

題
︶
；
︵
二
︶
藝
術
在
哲
學
的
壓
制
中
得
以
解
放
；

︵
三
︶
藝
術
得
到
真
正
的
自
由
，
毋
須
服
膺
於
特
定

的
發
展
方
向
等
；
因
而
﹁
藝
術
終
結
﹂
有
其
正
面
及

積
極
的
意
義
。
換
而
言
之
，
當
藝
術
再
難
跟
日
常
用

品
分
辨
出
來
，
如
抽
象
的
單
車
輪
和
掛
衣
架
都
可
以

說
是
藝
術
；
那
些
﹁
自
我
界
定
﹂
的
內
容
已
變
得
非

常
任
意
，
概
念
只
是
遊
戲
，
不
再
是
藝
術
的
關
鍵
。

那
甚
麼
才
是
藝
術
的
關
鍵
？
創
作
勞
動
，
才
是
藝
術

的
關
鍵
。

常
聽
人
說
：
不
可
能
想
像
沒
有
音
樂
的
人
生
，
我

亦
不
能
想
像
沒
有
藝
術
的
香
港
。
在
大
影
像
大
論
述

以
及
媒
體
縱
橫
的
如
此
一
個
資
訊
密
集
的
城
市
，
唯

獨
是
對
藝
術
活
動
的
記
載
少
之
又
少
，
辜
負
了
一
群

努
力
耕
耘
，
從
事
表
演
及
各
種
藝
術
媒
介
創
作
的

人
。
他
們
說
明
了
藝
術
沒
有
終
結
。

百
家
廊

王
大
慶

藝術沒有終結
文潔華

翠袖
乾坤

有
一
回
跟
歷
史
學
家
蘇
基
朗
午
膳
，
他
說
童

年
時
常
伏
在
別
人
的
窗
前
，
聆
聽
收
音
機
裡
的

李
我
、
鄧
寄
塵
、
鍾
偉
明
、
吳
國
衛
講
故
事
，

蘇
教
授
的
童
年
故
事
其
實
也
是
我
的
童
年
故

事
，
我
們
這
一
代
人
總
愛
在
電
台
、
報
章
、
連

環
圖
聆
聽
讀
各
式
各
樣
的
故
事
，
那
些
故
事
就
是
我

們
成
長
過
程
中
文
化
生
活
的
全
部
了
，
很
多
年
後
想

起
，
便
覺
得
那
是
因
為
我
們
斯
時
的
生
活
總
是
平
淡

得
幾
乎
沒
有
任
何
可
講
的
故
事
，
所
以
才
特
別
愛
聽

別
人
說
一
些
動
聽
的
故
事
。

楊
照
在
︽
故
事
效
應
：
創
意
與
創
價
︾
一
書
的

﹁
自
序
﹂
說
得
好
：
﹁
人
具
有
被
故
事
吸
引
的
本
能
，

不
只
喜
歡
聽
故
事
，
而
且
喜
歡
轉
述
故
事
，
而
且
喜

歡
參
與
在
故
事
裡
。
﹂
他
認
為
﹁
故
事
不
是
切
身
、

天
天
可
以
遭
遇
的
經
驗
，
還
有
，
故
事
具
備
有
讓
人

信
以
為
真
的
能
耐
﹂，
所
以
﹁
故
事
沒
落
了
，
不
是
因

為
沒
有
好
的
故
事
，
也
不
是
因
為
沒
有
好
的
說
故
事

的
人
，
而
是
因
為
聽
故
事
的
人
消
失
了⋯

⋯

﹂

再
沒
有
街
頭
﹁
講
古
佬
﹂
了
，
電
台
再
沒
有
一
把

聲
音
分
飾
多
角
的
﹁
講
古
佬
﹂
了
，
報
章
再
沒
有

﹁
連
載
小
說
﹂
了
，
在
這
個
沒
有
故
事
只
有
寫
作
技
巧

的
年
代
，
﹁
講
古
佬
﹂
為
什
麼
都
消
隱
了
？
他
們
都
消
匿
在
什

麼
地
方
呢
？
從
﹁
半
日
窮
﹂
坎
坷
的
豁
達
到
到
電
台
講
古
的
多

元
化
，
都
悄
悄
地
消
隱
了
，
那
僅
僅
是
因
為
聽
故
事
的
人
都
消

失
了
？

王
爾
德
︵O
scar

W
ilde

︶
有
一
篇
散
文
詩
，
詩
題
正
是
︽
講

故
事
的
人
︾
：
﹁
從
前
有
一
個
人
，
他
那
村
子
裡
的
人
都
喜
歡

他
，
因
為
他
常
常
講
故
事
給
他
們
聽
。
／
每
天
早
晨
他
離
開
村

子
去
別
處
，
到
傍
晚
才
回
來
。
他
回
來
的
時
候
，
全
村
子
的
長

工
忙
了
一
整
天
，
現
在
休
息
了
，
便
都
過
來
圍
㠥
他
，
對
他

說
：
﹁
現
在
來
給
我
們
講
一
個
故
事
吧
。
你
今
天
看
見
了
些
什

麼
？
﹂
／
這
個
人
說
：
﹁
我
在
林
子
裡
看
見
了
畜
牧
神
在
吹
笛

子
，
讓
一
群
仙
女
跳
舞
。
﹂
／
﹁
講
下
去
，
你
還
看
見
了
什
麼

呢
？
﹂
人
們
會
這
樣
說
。
／
﹁
我
走
到
海
灘
，
看
見
三
個
人
魚

在
浪
邊
用
金
梳
子
梳
她
們
的
綠
色
頭
髮
。
﹂
／
村
子
裡
的
人
喜

歡
他
，
因
為
他
常
給
他
們
講
故
事
。
／
有
一
天
早
晨
，
他
像
平

時
那
樣
離
開
了
村
子
，
他
走
到
了
海
灘
，
看
見
三
個
人
魚
在
浪

邊
用
金
梳
子
梳
她
們
的
綠
色
頭
髮
。
／
他
在
路
上
又
看
見
樹
林

旁
邊
有
一
個
畜
牧
神
在
對
㠥
一
群
跳
舞
的
仙
女
吹
笛
。
／
那
天

傍
晚
他
回
到
村
子
的
時
候
，
人
們
像
每
晚
那
樣
對
他
說
：
﹁
給

我
們
講
一
個
故
事
吧
，
今
天
你
看
見
了
什
麼
？
﹂
／
那
個
人
回

答
道
：
﹃
我
什
麼
都
沒
有
看
見
。
﹄﹂

據
說
這
詩
是
為
紀
德
︵A

ndré
G

ide

︶
而
寫
的
，
王
爾
德
大
概

想
告
訴
紀
德
，
故
事
最
好
不
是
切
身
的
日
常
生
活
的
經
驗
，
因

為
所
有
動
聽
的
故
事
都
應
該
讓
﹁
聽
故
事
的
人
﹂
信
以
為
真
，

故
事
之
所
以
迷
人
，
也
許
正
是
來
自
它
的
陌
生
與
稀
奇
。
講
故

事
的
民
間
藝
術
被
高
速
時
代
的
噪
音
淹
沒
了
，
﹁
講
故
事
的
人
﹂

倒
不
必
氣
餒
，
這
是
一
個
經
驗
與
故
事
都
同
樣
氾
濫
、
都
同
樣

貶
值
的
時
代
，
﹁
講
故
事
的
人
﹂
要
學
懂
謙
遜
和
虛
懷
，
才
可

以
把
持
最
後
的
守
則
：
寧
願
沒
故
事
，
也
不
要
爛
故
事
。

講故事的人
葉　輝

琴台
客聚

看
了
李
嘉
欣
和
許
公
子
生
了
個
標
致
兒

子
，
又
看
見
徐
子
淇
和
李
家
公
子
生
了
幾
個

精
叻
兒
女
，
個
個
如
金
雕
玉
砌
﹁
金
笸
籮
﹂

也
令
人
替
他
們
高
興
。
但
難
免
令
人
聯
想
及

徐
子
淇
的
大
伯
李
家
傑
勇
敢
爬
頭
，
一
次
過

便
找
﹁
代
母
﹂
生
了
個
三
胞
胎
，
不
知
如
今
撫
育

得
進
展
如
何
？
三
兄
弟
生
於
大
富
之
家
，
一
樣
有

父
親
和
祖
父
母
之
愛
，
他
們
得
到
之
愛
相
信
不
會

比
二
公
子
和
徐
子
淇
的
兒
子
少
，
但
是
否
一
定
得

到
同
樣
多
的
父
母
愛
和
他
們
二
公
子
所
生
的
兄
弟

一
樣
地
被
愛
護
疼
惜
呢
？
此
又
未
必
，
須
知
父
母

之
愛
是
骨
肉
相
連
的
，
任
何
愛
未
必
能
替
代
，
而

且
這
三
兄
弟
據
報
道
是
由
三
位
受
僱
的
代
母
所
撫

育
，
此
三
位
代
母
並
非
一
家
人
，
她
們
對
少
主
人

之
疼
愛
未
必
能
均
等
三
分
，
無
親
情
之
母
愛
都
會

一
樣
嗎
？
那
當
然
是
未
必
。

阿
杜
小
時
在
廣
州
一
家
印
刷
廠
學
印
刷
，
同
部

門
有
位
師
姐
長
得
美
麗
溫
柔
，
甚
得
全
廠
人
喜
愛
，
這
位
師

姐
阿
冰
嫁
的
丈
夫
有
個
﹁
前
頭
仔
﹂
前
妻
生
的
兒
子
，
阿
冰

有
個
親
生
骨
肉
小
兒
，
她
待
此
異
母
之
子
一
如
己
出
，
人
人

都
讚
她
賢
淑
。
但
阿
杜
小
時
沒
有
機
心
，
故
意
和
冰
姐
親
近

時
，
言
語
探
討
她
之
內
心
是
否
對
兩
兄
弟
真
的
絕
無
私
心
私

情
，
而
完
全
一
樣
呢
？
冰
姐
說
：
﹁
老
實
話
，
只
有
一
樣
不

同
。
﹂
當
自
己
生
的
兒
子
生
病
時
，
她
絕
對
睡
不
㠥
，
但
異

母
的
哥
哥
生
病
時
，
她
晚
上
則
可
以
睡
得
㠥
，
每
逢
安
枕
無

憂
的
一
覺
醒
來
時
就
會
心
中
有
愧
：
自
己
骨
肉
的
兒
子
生
病

為
母
的
難
眠
，
而
異
母
的
兒
子
生
病
則
能
安
枕
，
主
觀
上
完

全
沒
有
私
心
專
注
，
只
有
內
心
關
切
而
不
能
安
枕
，
她
相
信

這
完
全
是
天
性
，
並
不
是
勉
強
而
來
的
。

阿
杜
後
來
以
此
為
理
論
根
據
，
富
家
長
子
之
三
胞
胎
之
聘

保
母
撫
育
之
命
運
是
否
會
所
得
之
愛
完
全
一
樣
呢
？
相
信
絕

不
相
同
，
這
種
骨
肉
之
愛
、
父
母
親
情
是
不
能
用
金
錢
衡
量

的
。
筆
者
三
歲
喪
母
，
弟
弟
是
抗
日
戰
爭
時
剛
出
世
，
母
親

就
難
產
而
亡
。
我
們
兄
弟
都
是
家
中
老
保
母
撫
育
長
大
，
兩

人
脾
氣
性
情
並
不
相
同
，
毫
無
相
似
之
處
，
這
種
幼
兒
之
愛

護
所
得
不
同
，
成
長
了
亦
完
全
兩
樣
，
便
是
愛
護
不
可
受
騙

之
實
證
。
回
想
我
兄
弟
幾
十
年
之
生
命
，
也
只
有
同
情
自

己
，
更
慶
幸
成
長
過
程
並
沒
有
行
差
踏
錯
而
已
。

母愛難均等
阿　杜

杜亦
有道

新
疆
沒
有
足
夠
的
淡
水
。
許
多
地
方
每
年
降
雨
量
一
百

五
十
毫
米
，
蒸
發
量
三
千
五
百
毫
米
，
形
成
了
沙
漠
，
沙

漠
的
底
部
漏
水
嚴
重
，
即
使
有
大
量
的
淡
水
輸
入
，
也
很

難
蓄
水
。

但
新
疆
是
一
個
非
常
富
庶
的
地
區
，
煤
礦
、
石
油
、
天

然
氣
、
黃
金
、
銅
的
儲
藏
量
豐
富
，
如
果
新
疆
的
工
業
發
展
起

來
，
通
過
新
疆
到
巴
基
斯
坦
的
鐵
路
，
運
到
印
度
洋
的
港
口
，

把
中
國
製
造
的
工
業
產
品
，
推
銷
到
印
度
次
大
陸
、
伊
朗
、
中

東
、
非
洲
、
東
歐
地
區
，
那
麼
，
新
疆
的
經
濟
發
展
水
平
，
並

不
會
低
於
沿
海
的
城
市
。

現
在
，
內
地
的
科
學
家
正
在
熱
烈
討
論
，
怎
樣
調
動
金
沙

江
、
怒
江
、
瀾
滄
江
、
雅
魯
藏
布
江
的
河
流
和
水
源
，
沿
㠥
人

工
的
隧
道
工
程
，
進
入
黃
河
的
上
游
向
北
方
走
，
然
後
進
入
內

蒙
古
，
再
以
抽
水
機
系
統
，
把
水
調
動
到
新
疆
去
。

大
西
線
圖
把
水
從
青
海
雲
南
四
川
調
入
黃
河
，
明
顯
受
調
水

季
節
的
制
約
，
當
夏
季
大
西
線
來
水
量
超
大
時
，
恰
恰
也
是
長

江
、
黃
河
步
入
防
汛
期
，
如
何
處
理
調
水
應
該
有
一
定
的
時
間

差
問
題
？
如
果
要
靠
大
西
線
建
立
的
十
九
座
大
型
堆
石
壩
水
庫

來
調
節
，
是
不
是
還
要
大
大
地
加
高
堆
石
壩
的
高
度
？
青
藏
高

原
的
東
南
部
邊
緣
地
帶
，
正
是
橫
斷
山
脈
所
在
的
地
方
，
經
常
會
發
生
六

級
以
上
的
地
震
，
這
十
九
座
大
型
的
堆
石
壩
水
庫
如
果
倒
塌
，
後
果
嚴

重
。青

藏
高
原
東
南
邊
緣
，
是
丘
原
向
山
原
過
渡
地
帶
的
四
川
甘
孜
州
：
平

均
海
拔
在
三
千
五
百
米
以
上
，
但
是
西
面
的
山
嶺
多
在
五
千
米
左
右
，
由

西
北
向
東
南
傾
斜
。
其
餘
巴
顏
喀
拉
山
、
牟
尼
芒
起
山
、
雀
兒
山
呈
西
北

—
—

東
南
向
逶
迤
於
北
部
，
成
為
大
西
線
調
水
的
天
然
屏
障
。
如
果
水
源

向
西
入
疆
，
要
動
用
抽
水
系
統
把
水
提
升
一
千
五
百
米
，
才
可
以
越
過
這

些
山
嶺
，
工
程
量
很
大
。

有
人
建
議
，
青
藏
高
原
的
峽
谷
中
，
如
果
興
建
堆
石
壩
水
庫
，
首
先
要

收
集
當
地
地
質
的
數
據
，
如
果
附
近
有
石
灰
岩
地
層
，
將
來
水
庫
就
會
漏

水
，
工
程
將
會
前
功
盡
棄
。
另
外
，
建
築
大
壩
應
該
採
取
新
的
工
藝
技

術
，
利
用
正
方
形
或
者
圓
形
的
石
頭
造
水
壩
，
很
容
易
在
地
震
活
動
中
出

現
倒
塌
。
如
果
用
立
體
三
維
的
十
字
形
的
鋼
筋
混
凝
土
圓
錐
體
，
再
加
上

三
角
形
錐
體
、
三
角
形
柱
體
石
塊
，
犬
牙
交
錯
，
就
會
出
現
柔
軟
性
質
能

夠
防
禦
地
震
的
石
壩
，
大
壩
外
面
再
加
上
鋼
纜
的
內
拉
索
穿
透
壩
身
，
再

懸
掛
在
水
庫
的
一
方
的
山
崖
上
，
這
種
力
學
原
理
就
像
斜
拉
橋
一
樣
，
應

該
可
以
解
決
地
震
的
問
題
。
若
果
青
藏
高
原
的
峽
谷
石
壩
水
庫
解
決
工
程

技
術
的
問
題
，
將
會
大
大
加
快
西
線
的
南
水
北
調
工
程
上
馬
的
時
間
表
，

新
疆
地
區
大
開
發
，
就
會
實
現
。

新疆大開發
范　舉

古今
談

舞
台
劇
常
有
演
前
導
賞
，
沒
想
到
電

視
劇
也
來
這
種
玩
意
，
而
且
還
是
無
㡊

電
視
的
重
頭
戲
︽
金
枝
慾
孽
2
︾，
要
在

上
演
前
由
演
員
解
釋
該
集
的
劇
情
和
含

意
，
真
是
電
視
大
新
聞
。

我
沒
看
過
首
輯
︽
金
︾
劇
，
不
能
置
評
，

倒
記
得
劇
集
上
演
時
我
這
樣
說
：
﹁
我
何
用

看
一
眾
女
人
鬥
法
的
劇
集
？
我
每
天
在
辦
公

室
已
是
她
們
的
其
中
一
員
。
﹂
之
後
多
年
，

我
卻
被
戚
其
義
和
周
旭
明
的
作
品
吸
引
，

︽
珠
光
寶
氣
︾、
︽
飛
女
正
傳
︾、
︽
天
與
地
︾

等
都
是
好
戲
，
我
非
常
欣
賞
，
便
期
待
㠥

︽
金
2
︾
劇
播
映
。

暫
時
看
來
，
此
劇
除
了
需
要
專
心
欣
賞
，

不
然
便
會
錯
過
劇
情
之
外
，
仍
然
不
難
看
得

明
白
，
不
像
傳
媒
所
言
不
明
所
以
，
亦
不
需

要
導
賞
。
不
過
，
友
人
卻
指
出
我
的
看
法
不

能
代
表
普
羅
電
視
觀
眾
。
他
說
：
﹁
你
是
看

劇
專
家
，
與
一
般
電
視
觀
眾
的
程
度
不
同
。
﹂

我
即
時
的
反
應
是
：
﹁
我
哪
是
專
家
？
看
電

視
劇
何
需
專
家
？
﹂
稍
後
，
我
再
思
索
友
人

的
意
見
，
便
記
起
一
次
我
和
他
同
時
看
一
齣

電
影
，
女
主
角
一
出
場
我
已
告
訴
他
她
是
鬼

魂
，
但
友
人
卻
半
信
半
疑
，
要
到
劇
終
時
才

終
於
相
信
我
的
看
法
，
連
忙
問
我
為
何
早
就

看
得
出
來
。
我
說
：
﹁
憑
㠥
導
演
的
手
法
、

鏡
頭
的
運
用
、
電
影
的
語
言
、
故
事
的
發

展
、
其
他
演
員
的
對
話
、
她
出
場
時
的
氣

氛
、
她
與
其
他
演
員
的
交
流
，
觀
眾
︵
我
︶

的
直
覺⋯

⋯

﹂
他
聽
後
傻
了
眼
，
好
像
不
明
白
我
在
說

什
麼
，
又
像
不
明
白
為
何
看
戲
需
要
這
麼
多
的
條
件
。

所
以
，
我
想
︽
金
2
︾
劇
並
不
是
真
的
難
懂
，
而
是

監
製
和
編
劇
所
用
的
手
法
與
一
般
的
電
視
劇
不
同
而

已
。
多
年
來
，
無
㡊
電
視
的
觀
眾
每
星
期
五
晚
定
時
接

受
兩
個
半
小
時
倒
模
式
的
看
劇
訓
練
，
自
有
一
套
根
深

柢
固
的
觀
劇
方
式
和
標
準
：
劇
集
的
時
空
只
可
以
順
序

發
展
，
找
一
個
較
有
知
名
度
的
演
員
飾
演
一
直
不
為
人

知
的
罪
犯
，
犯
人
被
捕
後
會
與
執
法
者
一
同
將
案
件
始

末
清
楚
交
代⋯

⋯

他
們
早
已
忘
記
原
來
我
們
是
有
千
千

萬
萬
種
說
故
事
的
方
法
的
，
無
㡊
好
像
當
了
﹁
罷
黜
百

家
，
獨
尊
儒
術
﹂
的
漢
武
帝
。
今
天
，
當
戚
、
周
二
人

跟
觀
眾
談
道
家
、
談
縱
橫
家
時
，
再
也
找
不
到
知
音

了
。 罷黜百家後的《金枝慾孽2》

小　蝶

演藝
蝶影

出
爐
了
，
演
出
最
新3D

版

︽T
h
e
G
reat

G
atsby

︾︵
差
不
多
四
十
年
前
，
風
行
一
時
同
名

電
影
，
譯
名
︽
大
亨
小
傳
︾
由
羅
拔
烈
福
及
美

亞
花
露
主
演
︶
，
英
國
當
紅
女
星C

A
R
E
Y

M
U
L
L
IG
A
N

在
五
月
美
國
版V

O
G
U
E

登
上
封

面
。
總
編A

N
N
A
W
IN
T
O
U
R

雖
然
被
冠
以
﹁
穿

Parda

的
惡
魔
﹂，
可
從
來
對
英
國
同
鄉
寵
愛
有
加
；

K
A
T
E
M
O
SS

，K
E
IR
A
K
N
IG
H
T
L
Y

及
英
國
女
星

明
日
至
大
的
希
望—

—

初
試
啼
聲
︽
少
女
失
樂
園
︾

即
獲
奧
斯
卡
提
名
，
二
十
多
歲
的
年
輕
的
嘉
莉
．
慕

萊
根
，
都
是
她
的
鍾
愛
，
封
面
層
出
不
窮
。

然
而
誰
可
抗
拒
姬
摩
自
成
一
格—

—

自
然
閃
亮
的

美
貌
及
多
元
化
知
性
銀
幕
變
色
龍
。

封
面
特
輯
請
姬
摩
伯
樂
之
一
，
超
級
攝
影
師

M
A
R
IO

T
E
ST
IN
O

操
刀
，C

H
A
N
E
L

高
級
定
製
，

M
IU
M
IU

，N
IN
A

R
IC
C
I

，M
C
Q
U
E
E
N

，

O
SC
A
R
D
E
L
A
R
E
N
T
A

，T
IFFE

N
Y
&
C
O
.⋯
⋯

擲
地
有
聲
一
眾
品
牌
華
衣
美
服
珠
寶
撐
場
。

電
影
方
面
的
服
飾
設
計
師
及
形
象ST

Y
L
IN
G

落
在

監

製

兼

導

演

B
A
Z

L
U
H
R
M
A
N
N

太

太

C
A
T
H
E
R
IN
E
M
A
R
T
IN

身
上
；T

IFFA
N
Y

的
珠

寶
，C

H
A
N
E
L

的
服
裝
，B

R
O
O
K
S
B
R
O
S

的
男

裝
，
肯
定
美
不
勝
收
，
來
頭
太
勁
，
希
望
明
年
奧
斯

卡
服
裝
及
美
指
獎
項
不
會
大
熱
倒
灶
！

報
章
宣
傳
，
絕
大
部
分
筆
墨
盡
往
里
安
納
度
，
慕

里
根
及
杜
比
麥
奎
爾
等
當
時
得
令
年
輕
一
輩
巨
星
身

上
，
配
襯
以
上
述
一
眾
協
助
錦
上
添
花
時
裝
及
珠
寶
大
牌
。
反

而
原
著
作
者
，
美
國
當
代
文
豪
費
斯
傑
羅F

·S
C
O
T
T

FIT
Z
G
E
R
A
L
D

的
㠥
墨
較
少
。

看
過
活
地
阿
倫
年
前
佳
作
︽
情
迷
夜
巴
黎
︾
沒
有
？
當
中
不

少
章
節
，
由
其
主
角
街
頭
初
遇
時
光
倒
流
上
世
紀
二
十
年
代
，

帶
其
進
入
巴
黎
文
化
名
人
圈
便
是
翻
生
費
斯
傑
羅
及
他
的
著
名

妻
子Z

E
L
D
A
SA
Y
R
E

。

一
八
九
六
年
美
國
中
西
部
明
尼
蘇
達
州
出
生
，
跟
︽
大
亨
小

傳
︾︵T

H
E
G
R
E
A
T
G
A
T
SB
Y

︶
的
述
書
人N

IC
K

及
他
表

妹
，
主
角D

A
ISY

中
西
部
出
生
地
相
近
，
同
為
愛
爾
蘭
天
主
教

背
景
。
一
九
一
七
年
，
離
開
長
春
藤
名
校PR

IN
C
E
T
O
N

，
參
加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戰
，
首
本
著
作
︽T

his
Side

of
Paradise

︾
即
獲

非
凡
名
氣
與
銷
售
成
功
。
一
九
二
五
年
出
版
︽T

h
e
G
reat

G
atsby

︾︵
大
亨
小
傳
，
是
次3D

版
電
影
原
著
︶
時
，
事
業
已
達

巔
峰
，
曾
經
在
二
十
年
代
跟
海
明
威
同
期
居
住
巴
黎
數
年
，
一

九
四
○
年
在
安
居
的
城
市
荷
里
活
去
世
，
遺
下
未
完
作
品
︽T

he
L
ast

T
ycoon

︾。
費
斯
傑
羅
跟
海
明
威
相
同
，
北
美
洲
高
中
學
生

必
讀
作
品
，
為
當
代
美
國
作
家
當
中
最
被
讚
頌
之
二
人
。

費斯傑羅與GATSBY
鄧達智

此山
中

從杭州到天目山不過80多公里，這次的杭州之
行自然不會放過素有「大樹華蓋聞九州」之譽的
天目山了。唐朝詩人李嶠曾有詩詠天目山云：
「山嶺郁氤氳，峨峨上翠氛。泉飛一道帶，峰出半
天雲。」到此一遊，方知李嶠所云不虛。但見山
嶺間雲氣瀰漫，山頭上鬱鬱蒼蒼，偶有雲彩飄
過，悠悠然如世外仙境。天目山地質古老，地貌
獨特，峭壁突兀，怪石林立，谷幽泉清，茂林蔽
日，奇花遍地，古木參天。有奇巖怪石之險，有
流泉飛瀑之勝，更有大樹王國之譽。古樹名木，
不可勝數，路旁數人合抱的大樹比比皆是，尤以
金錢松、銀杏和柳杉等為最。
金松林，樹幹挺拔，樹冠寬大；蒼翠雄健，別

有情趣。金松又稱金錢松，它樹幹通直，樹皮酷
似龍鱗，故象徵中華之龍。唐朝李德裕在《金松
賦》中寫道：「金松枝似檉松，葉如瞿麥，翠葉
金貫，粲然有光，得於台嶺即此也」。說明在唐時
台州一帶就盛產金錢松。浙江是金錢松的主產
區，計有38萬株之多，而天目山又是其分佈中
心，其分佈面積和數量均堪稱全國之最。行至開
山老殿，一株高度居世界同類樹種之冠的「沖天
樹」呈現在我們眼前，這株胸徑3.07米、高度57米
的金錢松，瀟灑挺拔、美麗端莊。站在這「世界
巨人」身旁，我們覺得自己真像一隻細小的螞
蟻，用手掌擊樹，更是驗證了「蚍蜉撼大樹，可
笑不自量！」
銀杏林，形狀奇特，古典優雅；枝葉繁茂，枝

椏遒勁。帶你夢遊遠古的白堊第三世紀，這一大
片一大片的「活化石」，使您不禁想起古老的天目

山曾經是詩情畫意的天然樂土。銀杏樹又名白果
樹、公孫樹。遠在二億七千多萬年前，銀杏的祖
先就開始出現了，和當時遍佈世界的蕨類植物相
比，它還是高等植物。到了一億七千多萬年前，
銀杏已和當時稱霸世界的恐龍一樣遍佈世界各
地，後來，絕大部分銀杏像恐龍一樣滅絕了，只
在我國部分地區保存下來一點點，流傳到現在，
成為稀世之寶。 而天目山保存的野生古銀杏群落
則為世人所關注。同在開山老殿前、海拔近千米
處，生長㠥一片銀杏叢，被世人稱為「五世同
堂」。在姿態飄逸的巨大老樹基部，共生出幼壯高
矮各異的二十多株銀杏樹，環圍達到十米左右，
是天目山奇特的大樹景觀，也是地球上目前最權
威的活化石。如今該樹看上去蒼勁古樸，生命力
還非常強盛。古老銀杏是天目山的魂，如果沒有
這生生不息的古老銀杏，天目山，也許就沒有了
數千年延襲下來、不絕於耳的鐘鼓梵唱；天目山
的景色，就缺少了別致的神韻。「古柯不計數人
圍 ，葉茂枝孫綠蔭肥； 世外滄桑閱如幻 ，開山
殿前記依稀。」
柳杉林，樹姿秀麗，景觀優美；大樹華蓋，直

逼藍天。走在千年禪林的古道上，沿途古木蒼勁
參天，華蓋森然，嘆為觀止，如此粗大而古老的
柳杉群落，堪稱世界之最。有資料顯示，天目山
胸徑超過二米的柳杉就有十九株。在古道旁的岩
石畔，我們發現一棵寶塔般的大樹巍然聳立，樹
桿有一塊顯示身份的標牌：柳杉，1200年。樹皮
棕色光亮，深刻條紋顯出流沙濁水的圖案，這是
千年歲月的印痕，這是滄海變桑田的顯示。而年

代更久、更高、更粗的柳杉則在天目山頂。我們
乘景區的交通車用了半個小時，轉了280多道彎，
來到海拔1200多米的山頂，我們見到了號稱「大
樹王」的古柳杉。眼前的「大樹王」其實是株枯
樹，它的樹皮已被剝光，枝葉已掉光，樹身上還
有道道人為的刻痕。從簡介得知，「大樹王」早
在宋代即稱為「千秋樹」，明代已是四五圍大樹，
逕2米以上，樹齡長達2千餘年。相傳清代皇帝乾
隆南巡遊覽天目山時，見此「巨無霸」柳杉，曾
用玉帶圍測，見此柳杉要八人才能合圍，當時就
親口封為「大樹王」。從此，人們竟相傳說經皇帝
御封的「大樹王」樹皮可治百病，於是遊人、香
客紛紛剝取，致使於20世紀30年代枯死。但是，
大樹王雖已死80餘年仍傲立不倒，枯幹上還寄生
出一棵翠綠的新枝。真可謂竭盡餘力讓子孫後代
成長。在「大樹王」右上方的141號柳杉，生長旺
盛，雄姿勃勃，已被大家公認為天目山的新大樹
王。「新大樹王」與乾隆御封的「大樹王」相
鄰，樹高50米左右，胸徑在2.31米。在「新大樹王」

樹下照相留念的遊客很多，除了好奇，更多的是
寓意「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千年參天，萬年風
景」的內涵。
生平遊過不少大山，然天目山卻給我一種清鮮

特別的感受。說它清鮮，是天目山森林密佈，植
物資源異常豐富，形成了江南獨特的高大茂密的
森林景觀和由多種植物組成的繁茂融洽的植物世
界。說它特別，是森林景觀獨樹一幟，以「古、
大、高、稀、多、美」稱絕於世。林林總總的各
色植物，構成了一幅蔚為壯觀的森林畫圖，千樹
萬枝，重巒迭峰，四季皆美。
天目山，是一座天然的綠色生態基地，空氣是

那麼清新，純淨得沒有一絲污染。浸在林間的青
綠之中，耳聞小鳥歌唱、流水潺潺，享受樹木散
發的芬芳和陽光、小溪激發出的負離子，能讓您
從中領悟到了森林的包容情懷和撫慰功效，日常
繁忙的緊張和不安頓時遠去，世俗凡間的紛擾
「塵埃」也得到消除，不但給身心沐了一次浴，也
給靈魂洗了一個澡。

天目山上千重秀

■天目山

茂 林 蔽

日。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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